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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转入蜿蜒的山路，仲夏时分，清晨的山里已微微
有些凉意。车窗外，早晨的阳光暖暖地穿过山间的薄雾，
令眼前的景象一会儿朦胧一会儿明朗，刹时间让这神奇的
峡谷更添几丝神秘。偶尔还会有七彩的光环在阳光下稍纵
即逝，美得令人炫目，感觉好像儿时握在手中的万花筒一
般变幻莫测，心里总想把最美的那个图案留住，它却总是
无痕的从指缝间滑落，叫人心里长满了遗憾。清新的晨雾
弥漫在空气中，散落在一双双充满喜悦的眼睛里，我忘了
仪态伸长脖子想看远一些，才惊奇地发现这里原来没有远
方。高山连绵数百里，一座接着一座像屏障一样挡住了人
们探寻的视线。山下随处可见玉带似的瀑布飞流直下，美
得犹入仙境。若不是车在行走，我真想跳出窗外，去捧一
把洁净的山泉，洗洗我久居城市堆积满身的尘埃和疲惫。
我的眼贪婪地四处搜寻着，生怕错过每一处微妙的细节。
这个时节，是怒江峡谷最美的季节，充足的雨水让整个峡
谷充满了盎然的生机，漫山遍野的野花迎风摇曳，那是在
欢迎我们吗？

汽车沿着颠簸的弹石路前行着，一路上满是躺在山路
上晒太阳的牛羊，汽车经过原始的村落好像并没有给它们
带来什么惊喜，喇叭响起，面前只会有两种结果：悠闲而
漠然地回望一眼，继续闭目养神，任由你按破喇叭；也有
的喇叭刚响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嗖”一声弹地三尺跑得
无影无踪，也不知道谁吓着谁了。倒是那朴实的牧人让到
路边对你挥着手咧开嘴善意地瞅着你笑，笑时满口嚼过槟
榔的黑牙虽把人吓一大跳，心里却又禁不住为他们那份淳
朴无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和新奇感。

经过数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了怒江第一湾——丙中
洛，这是怒江在云南境内的最北处，也是最接近西藏的乡
镇。曾在某本杂志上看过，说现在这里正修建一条翻越碧
罗雪山，将怒江与澜沧江贯通的车路，一旦修成后就将形
成环线，将中甸梅里雪山与怒江的“山水文化走廊”连成
一线。 几个世纪以来，怒江两岸居住着藏族、傈僳族、
怒族、白族、傣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各自保持着独特的
文化传统。

乡里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兴冲冲地坐到桌旁，
看到满桌的菜，令我感觉好像进了城里饭馆一样，本来想
象会是地道的山茅野菜，心里不禁有些许失望。一旁的友
人拼命吃着一碟蕃茄炒鸡蛋，嘴里连说：“快吃快吃，这
可是真正的农家蕃茄农家蛋，真香啊！”

乡干部忙说：“对对对，快吃。喜欢就好，我们农人
的生活现在可是越过越好了。这不，我特意叫人到远处的
养鸡场背回来的鸡和蛋，就怕你们吃不惯山里的口味
呐。”我笑得喘不过气来，这世界真是奇妙，传统的开始
追求现代的，谁知现代派早已厌倦一切又回头来追寻传统
的东西了。但山里的人是如此淳朴善良，他们的真诚和对
人毫不设防的心态叫我感动和自惭，这顿饭我吃得特别
香。

饭后我们走到了怒江边，由于山峰太高，峡谷太深，
站在江边往上看，蓝天不过是一条狭长的月牙般的缝隙。

“两山之间必有川，两川之间必是山”。山川河流哺育了在
这里世代生长的傈僳族，长年生存于条件艰苦的山林与峡
谷，令傈僳人的血液里天生就注入了坚强与刚毅。

再往下看，怒江江水翻滚奔腾着，声震四方，我被这
大自然的勇猛声势给镇慑住了，真正领略到为什么古人会冠以此江为“怒”江。
这咆哮着奔腾远去的江水让我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在它面前，深感人类是如此
渺小，仿佛瞬息之间便会被凶猛的它完全吞噬。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不仅沿
用了怒江的名称，全州20多万人口紧紧依偎着怒江的激流沿江居住，可以说它
是在怒江峡谷中被怒江水浇灌出来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在怒江，平地是最昂
贵的奢侈品，据说至今还找不出一块像样的足球场。兴致勃勃的我们沿着江边走
了好长一段路，在转了一道弯之后，眼前忽然换了别样景致，奔腾怒吼的怒江消
失了，只有一条静若秋水的碧流蜿蜒流向远方，仿佛怒气冲天的汉子终于耐不住
群山和流云的深情抚慰，向世界展现出铁汉柔情的一面……被如此静美的怒江再
次震慑的我，不禁喃喃自语：怒江啊，奔腾咆哮或静若秋水，到底哪一个才是真
正的你？

江对面郁郁葱葱的群山更增添了怒江的美感，据说这一带的山脉是云南省森
林覆盖率较高的区域，我想这一定是怒江的威力镇住了那些砍伐森林的人们，所
以才会保全了这一带的森林。我还为两岸相爱的男女担忧，如果他们对歌对出了
感情那可惨了，怎么相见啊？谁知几分钟后，才知道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

乡人专门带我们到怒江边领略了一下溜索的乐趣，原来要过江有个绝快的方
法，携带一个有滑轮的铁环，一条麻绳系住铁环固定在腰上当安全带，随手在江
边扯把草叶便可当做“刹车”，几秒钟内就能顺着固定在两岸的铁索飞越这 200
多米宽的江面。友人们跃跃欲试，有两个勇敢的已溜过去又溜回来了，游说我比
玩过山车还过瘾。后来，村人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装化肥用的竹箩，因为当地人
常用它来装化肥或牛羊的粪便，在当地便叫做粪箕，他们将四个角用麻绳捆绑好
拴在了滑轮上，我实在难以拒绝乡人们的热情，坐进了这还残留着化肥的“土飞
机”，冒着“生命危险”尖叫着飞越了怒江。我一直瞪大双眼死死盯住系在滑轮
那端的绳索，生怕它突然断了。过后我才发现自己不是一般的傻，只顾看上面，
怎么就忘了我坐在那单薄的粪箕上，如此沉重的身躯更有可能令粪箕不胜负荷掉
下江去，不禁哑然失笑。

晚上，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村里人勉为其难地不再做什么丰盛的酒菜，只为
我们准备了一些乡间小吃，这些东西在他们眼里是绝对上不了台面招呼客人的。
我们喝着酥油茶，夹着咸菜吃着当地一种名叫石板饼的点心，此饼无论拿在手里
看在眼里都与一块青石板无异，绝对想不到入口的感觉是如此松软香脆，淡淡的
荞麦香味，加上爽口的咸菜，口感一流。这才是我心目中希望的原汁原味的当地
美食。

村里来了客人，爱热闹的村民们像过节一样，自发地在空旷的场子上烧起一
堆篝火，大伙一整晚围在篝火旁，唱歌、跳舞、喝酒直到天亮。意想不到的是，
一位有着亚热带地方特有健康肤色的傈僳族姑娘突然来到篝火旁，笑盈盈的眼睛
里，风情中透着干炼，令全场的气氛顿时变得热闹与疯狂起来。一旁的露天土灶
里煮着一大锅喷香的糯米水酒，让人们随意取食，泼辣的姑娘一手扯着拖曳及地
的深蓝色百褶长裙，一手端着大碗酒，“蹬蹬蹬”颤动着丰满的身体走向第一位
男士。村里有个规矩，敬酒只敬男性，而且必须要喝同心酒，圆润小巧的姑娘需
要踩上一个凳子与男子双双捧着碗嘴对嘴喝下里面的酒，遇上不老实想少喝酒的
男人，姑娘就会喝着喝着突然瞪着大眼睛将灵蛇样的舌头滑滑地游向对方，据说
这样做整碗酒都会被对方着了魔似的喝下去。同行最帅的阿健与黑妹子喝同心酒
的时候几乎成了整晚的最高潮，黑妹子一个人一路过来已敬了十几个男子，双颊
已泛起绯红，她踩上凳子还是够不着一米八几的阿健，便瞪着黑幽幽的大眼睛望
着阿健，一只手撒娇地圈住他的脖子，汗水和着酒水早已弄湿了她单薄的浅蓝色
小背心，一串银色的小项圈在她不停起伏的胸前闪着亮光，整个人风情万种透着
一种健康的野性美，只见她圈着阿健的手突然往下一压，早已迷糊了的阿健“咕
咚”一下整碗酒全下肚了，所有人不自觉中都拍起了手掌，简直太精彩了！好比
看了场西班牙斗牛赛，斗败下来的阿健红着脸的样子分外可笑，好像还在回味刚
才那激情的一幕没清醒过来呢。

我感叹着，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傈僳人从青藏高原到川西河谷，再到
澜沧江、怒江峡谷，数千年的迁徙、游走，他们都没有想过要离开生存环境异常
恶劣的崇山峻岭。在今天各种民族文化不断被闹哄哄的旅游市场化侵吞的同时，
这个世世代代在险峻的大峡谷边生长的民族，这个惯于在刀尖上行走、火塘中舞
蹈的民族，依然如此率真热情、豪迈奔放，就像那奔腾不息的怒江一般。他们将
自己灿烂鲜活的民族文化，在每一个旅人面前宣泄得淋漓尽致，那强大的民族活
力是令人感叹和震撼的。

离开了怒江，离开了大峡谷，此行的愉悦，比我的想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听
惯了城市车水马龙的嘈杂，看惯了七彩霓虹闪烁的街道，我们有多久没有真正感
受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有多久没有看过黛蓝色天幕下闪烁的群星？有多久没有
呼吸过清新自由的空气？有多久不再没心没肺地大哭或大笑？面具越来越厚，防
盗门越装越结实，人们似乎忘了，世界变得如此复杂，正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再简
单。

希望将来有一天，走在繁华都市的街道如在这样简单宁静的小村庄里一样，
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幸福，和每个遇见的人打招呼，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微
笑，对有需要的人伸出一双温暖的手，那样简单而又快乐的世界，多么让人向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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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是一个令人惊讶而着迷的地方。由于常常游
弋于东疆和南疆，鲜有踏足北疆，因此，对新疆的认
知更多源于南疆和东疆，及至几次到了北疆之后，才
感觉到北疆腹地在不动声色中所蕴藏着的多彩和谐。

北疆的城市中，塔城有一种异于其他绿洲的气
质。这种气质禀赋的深处来源于塔城本身的历史传
承。其实，在新疆绿洲，这种传承是有着共性的。众
所周知，新疆最早的居民有塞人、乌孙、大月氏、丁
零、匈奴、羌人等。在狭义上的西域曾极度活跃于帕
米尔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和塔克拉玛干边
缘的各个绿洲。而在广义上的西域，远至里海、中亚
细亚和西伯利亚到中国鄂尔多斯大草原都忽闪着他们
彪悍雄健的身影。考古学和人类体质学在罗布泊和哈
密焉不拉克、五堡的发掘表明，在距今三千年的时
候，新疆绿洲的人种混血、文化混血、宗教混血异常
活跃，这使古代新疆充满了绚烂极致的色彩。而今，
在塔城，我又见到了这种文化基因的沉淀。在感叹于
塔城地域文化的开放、大气的时候，我更赞叹于这种
多彩和谐。

朋友介绍认识的萨斯科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为他
的敦实暗地里喝了一声彩。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和乐
器萨克斯非常相近，他的汉名叫谷英福。黝黑的面
庞，细长的眼睛，粗壮的身材，这种典型的蒙古人种
让我想起古代匈奴人的模样。果不其然，萨斯科是锡
伯族，他的祖先是大名鼎鼎的鲜卑，而历史上的鲜卑
和匈奴之间密切的血缘关系往往使人回忆起那个在草
原上叱咤风云的铁血民族。算起来，萨斯科家族来到
新疆已经有三代了。

萨斯科和他的锡伯族兄弟感情极为融洽。只要是
一个部落的，年长的称哥嫂，经常聚会，热闹之极。
有关锡伯族第一代祖先到新疆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18 世纪清代大小和卓叛乱，引起边防空虚，为了保
国戍边，清朝中央政府抽调强悍的锡伯族官兵和达斡
尔官兵驻防伊犁。锡伯官兵从沈阳出发的时间是1762
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被锡伯族视为西迁日。

萨斯科的家原本在塔城市喀拉哈巴乡柳泉村，由
于工作在城里，他搬到了城里，但根还在柳泉村。村
里一派桃花源的气质，是一个幽静茂密的小绿洲。萨
斯科的堂兄谷福寿老人一家还在这里生活，老人已经
80岁了，但思维依然清晰。他回忆说：“我的父亲从
伊犁搬到这个村时，这里哈萨克族还很多。锡伯和哈
萨克比邻而居，相处得很好。”说到这里，我忽然想
到萨斯科和谷福寿刚才见面打招呼时，说的是哈萨克
语。于是，我问到：“你们之间怎么不说锡伯语，而
说哈萨克语？”兄弟俩对视会意一笑：“我们从小和哈
萨克族一起生活，受哈萨克族影响大，说哈语利索，

但也懂锡伯语和满语。”
谷英福的妻子是达斡尔族，儿子娶的是汉族姑

娘。在塔城类似谷英福这样的多民族家庭比比皆是。
很多人家是多达5个民族组成的家庭。出乎我意料的
是，塔城也有不少达斡尔族。新疆的达斡尔族和锡伯
族一样，也是在清代由中央政府直接下令从东北迁来
守卫新疆的。阿西尔乡是达斡尔族自治乡。达斡尔语
中，是“调皮”的意思。原来的阿西尔，叫瓜儿本
社，意思是“三眼泉”。至于为何叫阿西尔，有一个
小小的传说。最早搬到这里的两户人家灌溉浇田,用
的泉水都是三眼泉，有天，有一家发现自己家的土地
经常缺水，便到泉眼上看，一瞧是邻居家调皮的孩子
因为玩水经常把泉眼堵上，于是就教训这几个孩子

“它不阿西尔”（不要调皮），但顽皮的孩子们却扮着
鬼脸送回他“阿西尔”的绰号，于是，三眼泉变成了

“调皮”。站在这里，想想多年前的孩子的捣蛋，到底
忍俊不禁。只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过后，人消失在
土地里，但土地却依然沉默不语。

有关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也令人倍加关注。达斡
尔族的祖先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努力下，已经确
认是古代契丹人的后裔。文献记载契丹为：“唐时契丹
君长为大贺氏，玄宗以后遥辇氏继唐末始移于耶律
氏。”现在，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在内的“达斡尔”，就是

“大贺氏”的音转。如同锡伯是鲜卑的转音一样。
甲子是达斡尔族，阿西尔乡文化馆的馆长，一直

以来，关注于达斡尔族的文化，在本民族的音乐舞蹈
上颇有造诣，是当地非常有影响的作曲家。几十年
里，他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了 《达斡尔民间歌曲》
140多首，《达斡尔民间故事》40余篇，《达斡尔民间
舞蹈》16套，《达斡尔民间谚语》300余条，《达斡尔
饮食文化》 14 个品种，堪称丰硕之至。他努力地记
录着自己民族的一草一木，一颦一笑。

知道达斡尔族尚有萨满的风俗，这使我感到非常
高兴。在我到达的前夕，甲子正在忙着筹备 6月 8日
的沃其贝节。这个节日已经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沃其贝节是一种祭祀仪式，源于何时不可考，但
据我个人的猜想，应该和古老的原始宗教——萨满教
有关。沃其贝也叫斡包祭。斡包坐落在高岗上，是用
石堆砌成金字塔型的祭坛，中间插着树枝，表示天、
地、山、河众神之位，路过此地的达斡尔族人，都会
认真地找一块石头虔诚地放上，表示内心的崇敬。放
眼望去，挨着一棵树的斡包被各样的石头摆放得整齐
而工整，看得见这个民族内心的光亮。

8日一大早，我就在一棵树村的一角，安静而期
待地看着这个古朴的节日。穿着自己民族服装的达斡

尔族人，带着一天的饮食陆续来了。只见先来的将斡
包上个别掉落的石头小心地放上去，有的把树枝仔细
地插在斡包中间。后面的来者则是神色郑重地把不同
颜色的布条系在树枝上，再深深地鞠躬。接着在斡包
前的祭坛上摆上糖果点心、三炷香和三盏爪勒 （类似
火把灯），然后祭祀就开始了。

甲子出现了，此时，他已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成为
庄严的萨满师，而不是那个才艺通达的先生了。通晓萨
满的被称为“巫”，和“舞”是一个意思，是最早的职业舞
蹈家。他们是沟通天地神和人之间的主要使者，具有

“通灵附体”、“通神”的职责。萨满师被达斡尔人称为
“巴其斯”，主持祭祀众神和祖先，作为和神灵的沟通
者，以使自己的家园风调雨顺、人畜发达。

巴其斯，我们眼中的甲子此刻在他的世界里遨
游。他先念祭文，那是达斡尔语。巴其斯的祭文在顿
挫中敬献了神灵和天地诸神，然后，巴其斯跪下向斡
包敬酒磕头。作为第一轮的祭祀即宣告结束。参加祭
祀的人们开始商讨今年的生产和生活事宜，当诸事顺
利商讨完毕后，杀羊，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程序。要以
羊血祭斡包，煮熟羊肉开始第二轮的祭祀，然后巴其
斯敲响萨满鼓打开通天之门，和众神对话，借诸神之
力驱逐妖魔，在场的人们在巴其斯之后，绕斡包转
走。做法结束，刚好三圈。这个场面不由得让我想起

《汉书·匈奴传》 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
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这是融祭祀和娱乐为
一体的歌舞集会。

其后，巴其斯将煮熟的羊头摆放在祭坛上，众人
分男女围坐在一起，大快朵颐，开怀畅饮。老人们唱
起古老的歌曲，年轻人应和着，一曲接一曲，一首接
一首，高潮时分，所有的人们围成一圈，有节奏地跳
起本民族的舞蹈——贝勒别舞，模仿原始的狩猎、捕
鱼、走马，以及山羊顶角的动作。舞后，接着进行摔
跤、拔河、赛马等比赛，阳刚十足的活动复制着祖先
的粗旷、刚健和欢乐的气氛。参考文献的记载，这种
祭祀、好歌舞、集会和文献恰恰极度吻合，恐怕不能
用巧合简单地去解释。

历史的还原，尽管可能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可
能性，但我依然愿意固执地猜想，每一个民族在遥远
的历史上，有着今天无法想象的融合、交流，只是在
不同的时期，他们又迁徙、寻找新的栖息地，在这个
过程中，可能会丢失自己民族的一些信息，可能在同
时，又获得新的信息。他们或许又在某一个草原、在
某一个绿洲相逢又别离。在各自的民族文化系统中，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毫不奇怪，历史就是在这种
偶然性和必然性中跌跌撞撞地用铁和血、剑与风，用
金戈铁马、用和平的歌舞建立起来的。

每年清明前后，去南方过冬的野鸭就会呷呷叫着陆续飞回北方。生活在大兴
安岭东南麓的诺敏河、甘河、多部库尔河流域的鄂伦春人,很早就有春季开河时节
猎食野鸭的习俗。野鸭在鄂伦春语里统称为“尼科晨”，打野鸭则叫做“尼科晨贝
伊特恩”。它们沿着松花江、嫩江溯流而上，向着梦中的故乡呼伦湖甚至更加遥远
的贝加尔湖不知疲倦地飞去。其中有一些野鸭会在我的家乡——水草丰美、河汊
密布的诺敏河上游托河乡境内安家落户，产卵孵化。等到秋风再起的时候，它们
会带着一窝刚刚会飞、稚气未脱的鸭宝宝飞到南方，如此循环往复，年复一年。

托河乡是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其他民族混居的少数民族乡，这
里的鄂伦春人自古以打猎为生，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狩猎文化。过去每年大约4
月中旬开河的时候，是猎民们打野鸭
的最好季节。此时的野鸭最为肥美，
清早骑马出去打几只拎回来，便能做
出一道香喷喷的时令佳肴。在物资匮
乏的年代，这道“野鸭炖土豆”算是
淳朴的鄂伦春人招待亲友客人奉献出
的全部热情，再喝上一杯醇香的“嘎
仙白酒”，真是道不尽的亲情友情。

鄂伦春人对野鸭的分类极为详
细，对不同种类的野鸭称呼各有不
同。当然，不同种类的野鸭从南方飞
回来的先后顺序也是不一样的。最先
到达这里的大白鸭叫做“乌田”，这种
野鸭体型最大，是野鸭种群里的“王
者”。它们有着鸬鹚一样的尖嘴巴，公
的黑背、白肚，母的银背、鹅黄色的
肚子，橘红色的脚掌非常漂亮，像一
对小小的船桨。大白鸭性格孤傲，它
们总是一公一母远离鸭群，在山河湖泊间双宿双飞，像一对神仙眷侣；紧随其后
的是小白鸭“慕尼黑”，它们的体形较小，颜色比较简单，公的黑背、白肚，母的
灰黑色。一群小白鸭飞过来的时候，翅膀的共振会带着一种悦耳的声音，有经验
的猎人不用抬头看，就知道飞过头顶的是一群淘气的“慕尼黑”。然后是绿头鸭，
叫做“塔日米”，它的体形比“乌田”稍小一点，黄绿色的宽嘴巴，公的头部呈绿
色，身体青灰色，两边翅膀上有花纹，母的穿一身黄底黑斑的花衣裳，它们的脚
上也仿佛穿着一双橘红色的小靴子。在产卵的季节，它们的表现最为缠绵。公鸭
总是优雅地滑动着橘红色的脚掌，深情款款地紧跟在母鸭的后面，轻轻地驱赶
它，慢慢滑向幽静的河汊深处。接着是麻鸭“伊日给”、拳头大的“契阔”……还
有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尖嘴小白鸭，嘴巴和脚掌都是灰色的。但这种野鸭数量很
少，轻易见不到的。

从肉质上来讲，野鸭的肉要比家鸭硬得多，烹调时需要有足够的火候方能煮

烂。猎民爱吃的是“塔日米”和“伊日给”，“乌田”的鱼腥味最大，需要风干后
再吃。

打野鸭可是个技术活儿，野鸭的警惕性极高，人不好靠近。远远地看见河里
的野鸭，猎手要小心翼翼地摸过去，快到跟前时匍匐前进，全身像个壁虎一样紧
贴在地面上向前爬，中途还不能总是抬头观望，常常爬得满身泥土，汗流浃背。
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有时只扒拉了一下挡住瞄准视线的一根草棍，
野鸭就会立刻发觉，“扑啦啦”全部飞走，留下猎人望“鸭”兴叹……野鸭在水里
游的时候身体只露出两厘米左右，并且游来游去的像个活动靶，这样就对猎手的
枪法要求很高。一个好猎手必须要会准确地目测距离，调整标尺，还要掌握好射

击的提前量。鄂伦春人有一句谚语：
“能打着鸭子的猎手就能打着鹿。”可
见会打野鸭的猎人都应该算是神枪手
了。

这里的猎民从不打天鹅和鸳鸯，
因为他们认为天鹅是极富灵性的飞
禽，打了不吉利。而鸳鸯是自然界一
夫一妻制的典范，它们对伴侣的忠诚
令人感叹，如果有人打死了它们其中
的一只，另一只会发出哀婉凄绝的叫
声，盘旋在半空中，久久不愿离去。
等到6月野鸭孵卵的时候，猎民们就
不再打猎了。

与很多人打野鸭用砂枪或者火铳
不同的是，这里的猎民们通常用的是
5.6 毫米小口径步枪，这种枪是当年
发给猎民用来冬天打灰鼠和飞龙的，
到了春天，猎民也愿意拿它来打野鸭

换换口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种打单发的精度很高的枪对初学打猎的孩子们
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从小锻炼他们的射击技能。像鄂伦春族运动员葛畏烈，从小
生在猎民家庭，被选送到国家射击队以后，多次获得各种奖项，为家乡争得了荣
誉。

1996年 1月 23日，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宣布禁猎，猎民们交出了心爱的猎枪，
大河边过去猎鸭人走出的小道不清晰了，天空中再也听不到“小口径”清脆的枪
声，一同消失的还有猎民打野鸭的习俗，猎民们也慢慢懂得了保护野生动物、维
持生态平衡的道理。

这几年，野鸭的数量渐渐多了起来，我从大杨树回来的时候，在火车上透过
车窗，看见刚刚开始融化的河里来了一群野鸭，它们有的在水中嬉戏，有的在冰
面上睡觉，真是可爱极了。

这些报春的精灵啊，你们好吗？

又是野鸭飞来时
□莫日根(达斡尔族)

丰

收

(

彩

墨)

史
国
良
作

混血的塔城
□□黄适远黄适远


